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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平等与“牧民社会”的崛起 

2018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二   0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最近引爆全球媒体关注的两条新闻，对人类社会意味深长，它们不仅揭示着人类社会

不平等的（现代）根源，也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和新社会形态的

可能出现。 

第一条新闻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 SpaceX 公司制造的超级重型火箭“猎鹰

重型”发射成功，被普遍视为是人类殖民外太空（火星）的开始。另一条则是德国工会成

功争取到了 28 小时工作周的权利。 

大概谁也不会把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来考量，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这两者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表现，人们可以对未来

抱有最美好的梦想。 

不过，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两件事情背后的故事，最能解释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高度

不平等的现状和根源，同时也可预见人类社会更不平等的未来，以及可能解决不平等的方

法和新社会形态的产生。 

实际上，一些西方媒体就把“猎鹰重型”的发射和人类不平等画上等号。英国一家媒

体就说：“观看一个亿万富翁花费 9000 万美元把一部 10 万美元的汽车送入太阳系远端，

没有比这个更能体验 21 世纪全球不平等的悲剧了”。不过，诸如此类的“抱怨”毫无用

处，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人类不平等的大趋势。 

不平等自从人类产生之时就开始了。自古以来，不同文明普遍性地痛恨不平等而追求

平等，不同文明也发明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付不平等，尤其是高度的不平等，包括宗教、种

姓制度、造反（劫富济贫）、强制性政府等。 

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人们并不认为不平等是制度造成的。近代以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

以来，人们把不平等的根源转移到了制度层面。法国大革命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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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来消灭不平等，造就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通过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来追求平等，构成

了近代以来历史的一条主线，最显著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 

不过，不管怎样的革命和怎样的制度变革，人类的不平等（至少就收入来说）不仅没

有减缓，反而一直在恶化。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一波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新技

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全世界各国（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面临日益加

深的不平等问题。这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人们讨论最热烈的也是不平等问题。

今天由不平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冲击着很多国家的社会和政

治稳定。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但无论如何追求，不平等越来越甚。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制

度都难以解决平等问题呢？简单地说，这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不平等的

根源。如果说追求平等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追求不平等也是人类的本性。 

回到本文引用的两则新闻，有人追求更短的工作时间，有人追求更长的工作时间，两

者都是天性，但结果造成的则是巨大的不平等。当然，人们也可以用其他情感性和意识形

态的概念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一方面是对“权力”“财富”“卓越”等的追求，

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平庸”“懒惰”“堕落”等等。 

事实是，当德国工会为争取少工作而努力的时候，马斯克则在争取更多的工作时间。

前者争取到了一周工作 28 小时的权利，而后者则每周工作 100 小时以上；前者视少工作

为自己的权利，而后者也视工作更长时间为自己的权利。两者都有冠冕堂皇的理性，前者

为了照顾老人小孩，甚至关爱社会，而后者则是追求人性的卓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

别，也是不同人性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永无止境地讨论的

收入差异问题。别的不说，周工作时间 28 小时与周工作时间 100 多小时，这两个人类群

体能够实现平等吗？这样的两个群体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什么样的结局才是社会公平呢？

收入差异是真的，因为它是一个数据问题，但社会公平则很难衡量，因为它是一个伦理或

者道德判断问题。一个人人只能工作 28 小时的社会或许会变得平等，但这个社会会公平

吗？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人性差异，那么不平等便会是永恒的。 

现代的“牧民社会” 

一个历史现象便是，平民需要英雄来拯救，但英雄经常被平民所“杀死”。原因很简

单：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难以生存。既然贫民成不了英雄，只好选择“杀死”英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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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地看，一些社会也有作了很多努力去改变这种人性差异，即限制那些追求“卓越”的人

们的权利。不难理解，近代以来，追求平等是诸多革命的原动力。 

在使用革命手段的地方，人们大都是通过劫富济贫甚至消灭富人来实现社会公平的。

不过，结果往往是相反的，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和难以承受的，因为通过限制追求卓越的

结果便是人人都沦落为贫穷。 

但是，一些社会也找到了更有效的手段，即“牧民”。“牧民”的思想早见于中国古

代经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

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

异的基础进行统治。 

非常惊讶的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基督教，人们对“牧民”

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今天，即使对各国政治抱激进批评态度的西方左派，也接受了“牧民

社会”，并且是争取实现“牧民社会”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在制度层面，“牧民”体现在产生于欧洲的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但不是必然的产物。人类不平等历史上从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的同时，急剧地加深了人类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的程度超出了人类可以承受的时候，就有

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需求。产生于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第一个人类社会保障制

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德国政府而言，这一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劳工

的权利，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作。 

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有了全新的“思想”，即社会保障是人

的权利，并且是天赋权利。因此，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

并非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逻辑。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争取各种社会保障还是

更短的工作权利，都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思想。 

不过，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接近过“理想的”“牧民社会”。这是由两

方面的因素所致的。第一，权利概念已经深入平民的人心。在发达国家，尽管福利社会负

担沉重，成本极高，但没有人会有“去掉”福利社会的想法。即使是福利社会的反对者也

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充其量是要减少福利。福利社会的支持者当然继续要求着更多的福利。

而更多的人则思考着如何改善福利制度，使得这一制度变得更可持续一些。第二，技术手

段所提供的可能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的发展正在急剧改变资本和劳工的关系。这

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制造巨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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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技术手段使得掌握或者掌管这些技术的群体，在不需要大量人工的情况下，能

够创造大量的财富，这使得这个群体具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劳工群体实现其“权利”的要

求，例如更短的工作时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牧民社会”的雏形。一些国家开始实

验把工作和薪水分离开来的制度，即使不工作，每一个公民也都可以领一份工资。这是个

全新的“思想”。工资是工作的产物，没有工作便没有工资。现在，既然不工作也能领工

资，这便是典型的“牧民社会”。 

无意识地乐意受监视 

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牧民社会”在缓解甚至解决数字上的人类不平等的同

时，更在加剧着人类社会在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并且是更大的不平等。近年来，英国作家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又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恐惧于这种“监视社会”的崛

起，使得人类完全失去了自由。不过，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社会已经远远超越奥威尔所

描述的“监视社会”了。 

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还是政治权力所为，在被统治者中间存在着“抵抗意

识”。但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说，平民的所需、所想、所为都

是资本或者权力“程序设计”的结果。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文明、

更软性的手段，普通民众不仅仅没有感觉得到其“强迫性”，更是“无意识地”、非常乐

意地接受。 

更为严重的是，当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有任

何“被强加”的意识。在“监视”转化成为“自我监视”的情况下，“牧民”的成本越来

越低，“牧民社会”也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世界范围内，“牧民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的表现形态也必然不同。在那些资本占主导

的社会，普通民众或许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民主制度，也来自

资本之间的竞争。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政府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选票。 

人们可以假定，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一方面要依靠资本进行

“牧民”，另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的本质是有意识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来抵抗“牧民社

会”。资本的竞争更为重要。只要资本是多元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而竞争也构成

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制约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定的自治空间。 

而在那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的社会，情况则会很糟糕。在经济权力和政治

权力一体化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会趋向于零。因此，“牧民社会”很可能演变成为非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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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圈养社会”。整个社会犹如一个“羊圈”，人们可以安稳地生活在这个“羊圈”之

内，并且时时刻刻地受“监视”，一旦越出“羊圈”就会招来政府的干预，受到惩罚。 

互联网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明，在各个方面改写着人类的历史。这样一

种“牧民社会”一旦形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是人类的解放、权利的获得？还是人类

的高级奴役和权利的丧失？人们已经在体验着这种社会，但还没有开始思考和反思这种社

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